
春日里，山醒了

茶芽怯生生地探出脑袋

顶着阳光、清风、雨露

打量着周遭的世界

酝酿一生的心事

采茶女指尖的温柔

掇取懵懂的青涩

历经淬炼，筋骨重塑

生命的褶皱中蕴满沧桑

把醉人的馨香悄然收藏

方寸的杯盏里

盛下从枝头到舌尖的旅程

沸水的问候

叶片瞬时褪去一身的疲惫

重归山野的鲜活、光亮

水中的叶子

拼尽全身的力气

把积攒了一生的滋味释放

氤氲的茶香里

叶片把日子过成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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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家里有一本大

型文学杂志，封面封底已经破损，好像

是《收获》或《清明》之类的刊物，里面

有一篇大概名为 《重归第利厄》 的小

说，写的是居里夫人和她的启蒙老师之

间的一段情缘。

女教师暮年时得到一笔来自居里

夫人玛丽亚赠予的款项，由于这笔资助

才使她得以从波兰华沙回到阔别多年

的故乡———法国一个叫第利厄的地方。

成年后离开波兰去法国巴黎求学的玛

丽亚，一直记得童年时的启蒙老师和她

眸中的热切和落寞，心中回荡着老师教

唱的那首法兰西著名的思乡歌曲:“燕

子你飞到了什么地方？可曾看到我亲爱

的家乡？太阳下马群在泉边饮水，迷人

的金盏花遍地开放……”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存侥

幸又在网上搜了一下，竟意外找到了这

首民歌，而此前我一直都没找到，以致

于酝酿多次都无法写下去。隔着四十余

年的光阴，记忆是零散的，比如我记不

起女老师的名字，能记得穿着连衣裙的

玛丽亚的金色卷发和蝴蝶结……感谢

互联网弥补了我记忆的空白。

长久以来，歌词中的金盏花我不知

道是什么模样，只想着它应该有着阳光

般的颜色，好在有“形色”之类的软件

使我得以识别。原产于欧洲的金盏花，

作为观赏草本花早已在城市里四处可

见，遍地开放，那是法国女教师的金盏

花，也是玛丽亚的金盏花。岁月仿佛设

置了无数谜题，在未来中逐一被破解，

众多的碎片构建成生命中的刻骨铭心。

那本文学刊物早已不知所踪，那篇小说

我甚至也有些恍惚，只是女主人公玛丽

亚终生都没有能够回到故国的非凡经

历，如同她的眼神一般深邃。虚构与真

实都给我一种时空倒错之感。

有一年初夏，夕阳下的乡间有大片

的野花在风里摇曳生姿，我听到风掠过

的声音，众花无语，却对着天空、大地倾

吐无尽的依恋和热爱，有天苍苍，野茫

茫之意境。这时候，“迷人的金盏花遍

地开放”的歌词突然跳了出来，法国思

乡曲里的画面也应如此一般吧，美得令

人心醉，用鲍尔吉·原野的文字表达，是

“蜜汁一样的暮色流淌在它们饱满的

肢体上”。在这个生动的画面里，烘托

出一个宏大的乡愁场景，引领我的思绪

流入童年。

记得读《重归第利厄》的时候，我

家还住平房，青砖墙体，千片万瓣的鱼

鳞瓦，经年累月供雨水敲打和落雪覆

盖，任惊蛰、白露、霜降这些节气在窗外

飞逝。门前有个很大的菜园子，归家属

区管理员老宋和我家共有，园子里爬满

了丝瓜藤，种了一些鸡冠花和凤仙花，

这些花卉士兵般守在篱边，紫梅豆藤蔓

在篱笆上攀爬缠绕，开着羞怯的小花，

豆荚翩翩欲飞若紫蝶。夏天的时候，丝

瓜藤上黄花此起彼伏，仿佛一夜之间就

挂满了丝瓜，怎么也摘不完。炒熟的丝

瓜我一直感觉像肥肉，以致后来许多年

都不怎么吃。凤仙花盛开时，我和小玩

伴们一起摘下花朵，掺了明矾搋碎，敷

在指甲盖上，采了梅豆叶子包裹上，第

二天指甲就染红了。“即使时光流逝，

太阳西沉，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横

穿荒野的小路迷失在暮色苍茫里，又有

什么关系呢？不要害怕，前面盛开着凤

仙花的篱边，就是我的家……”此去经

年，那时盛开在篱边的凤仙花早就枯萎

凋零了吧？篱边的家是再也回不去了，

像那些逝去的年月。

回忆如同暮色，蜜汁一样流淌。“内

心深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

好的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种功

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马

尔克斯如是说。

昔年在我的注视中渐行渐远，记忆

飘回那个绿叶葳蕤、繁花盛开的夏天，

童年的我手捧文学刊物，深深痴迷于小

说《重归第利厄》。往事早已埋藏于心

底，它不止一次将我从睡梦中轻轻惊

醒。岁月辽远而深沉，遍地开放的金盏

花色泽明黄，花瓣紧密如盆似盏，有着

阳光的颜色，燃烧的颜色，象征离别和

怀念，宛若莫奈的印象派画作。

歌声飘飞，花落花开，充溢着丰沛

的诗意和时间的庄严流动感。一切的美

都具有巨大的加持力，在这个世界里，

是疗愈残缺的唯一良药。

春风翻过故道的堤岸，

把泥土的腥甜，吹进我的掌心。

铁锹落下，不是在挖坑，

是在为大地缝补一道未愈的伤痕。

油松挺直脊梁，像沉默的守望者，

牡丹低垂着，把红藏进根须里。

榆叶梅不问季节，只管开，

杜仲的皮，藏着千年的药香，

枫的叶，是秋天写给春天的信。

我们种下的，不是树，

是时间的锚，是风的故乡，

是未来孩子能接住的一片阴凉。

我听见土层下，根须在低语：“别怕

慢，别怕孤单，我们用年轮，记下每

一滴汗。”

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系在枝头，像一面不落的旗，

风一吹，就响成一片春天的回音。

树苗不会说话，

却用生长，把我们的名字，

刻进大地的骨血。

多年后，当城市长高，

当车流淹没童年的田埂，

你会在某片林荫下，

突然闻到———

那年三月，阳光晒热的泥土味，

和你，亲手种下的，

不灭的温柔。

金盏花遍地开放
武亚中

四月的彭城，满眼绿色。云龙山下

桃花绽放，山顶松柏参差，勾勒出一条

巨龙身姿。

走到云龙山西门，迎面是 “云龙

山”三个鎏金大字，青龙盘柱，头拱迎

风，端庄、大气又不失幽雅。我踏着蜿蜒

曲折的石阶，用脚步丈量着古城的岁

月，想寻觅“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

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

马如飞”的诗韵。

我刚想往山上走时，突然感觉心

跳加快，心慌、手颤、腿软，身上还出

了虚汗。可能是早上没吃饭，血糖低

了，我急忙往回走，想到山下买些食

物。我沿着中山路东侧人行道往北走，

心慌无力时，只好停下来暂时休息。这

时我看到一个招牌“院里有快餐”，急

忙走了进去，绕了几个弯，远远看到一

个卖东西的小屋，心中不觉有些欣喜，

准备买杯糖水。

女主人正在屋外躺椅上看手机，粉

色遮阳帽、一身防晒衣，见我进店便起

身迎过来。我要了瓶水，顺便向她打

听，周围哪有卖吃的。她想了一下：“周

围近距离没有卖吃的，因为这里不让

卖，你是饿了吗？”她微笑着望着我。

我忙答:“早上没吃早饭，现在心慌的

很，可能是血糖低的事吧。”“哦，是

这样啊！”她说着话，忽像想起了什

么：“这样吧，你给我看下店，我到厨

房给你煎个饼，十来分钟就好了。”

“你们卖饼吗？”我问了句，她的笑声

却更大了：“哈哈……不卖！送给你吃

的。”我突然感觉有些不自然，连忙

说：“谢谢！不想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就是一个饼的事吗，如

果你路上晕倒了，更麻烦了。我们都是

有情有意徐州人。”她说笑着，转身向

院里走去。这时，我才胡乱地用眼扫了

一下四周。院子虽不大，却布置得井井

有条，有一个月亮门把院子东西向隔离

开，院内直对门的是厨房，南面是几间

平房，出门朝北，院里有几盆我叫不出

名的花，各自竞相开放，散发出阵阵芬

芳。院外靠南一角是她的售货亭，北边

一角，是一个不大的盆景园区，几层高

低不同的怪石上，摆放着几种姿态各异

的花树，地面青草茸茸，点缀着这片天

地，再加上几块异石堆成的假山，和从

皮管里流出的清水，真是一个浓缩的山

水园林，幽雅中还透着点诗意。看得出

女主人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

正当我遐想之时，女主人拿来了煎

好的饼，她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尝尝

口味怎么样？”我接过饼，轻轻咬了一

口，酥脆的外皮与柔软的内里在口中

交织，淡淡的葱香和恰到好处的酱料

味道让人回味无穷。里面还特意加了

些糖，我点头称赞：“你手艺真不错！”

女主人的脸上一时羞涩得像桃花，绽

放着美丽。

我们坐下来聊了很多，她的话语透

着对生活美好的追求。有对情侣来买水，

她起身去照顾生意，我也吃完了饼，感觉

身体好了许多。我拿出一张20元的纸币，

用石子压在椅子上，悄悄离开了。我刚走

没多远，她从后面追了上来：“你留钱干

什么？”语气中明显带点生气。她把钱

一下塞到我的口袋里：“下次有机会再

来，我还请你吃饼，徐州欢迎你！”说着

话，面露笑容转身快步离开了，她的身

姿融入了山下的风景中，使徐州这座古

城，更显得美丽。

云龙山下景更浓
赵作奎

马年植树感怀
华玉琳

一叶茶香
杨卫中


